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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心迹

人生百味

配角人生
张西武

周末，去乡下散心，在大姐家的墙角
发现一盆土壤干裂、还没萌芽的花椒树。
看着这棵干枯毫无生机的小苗， 我想起
了以前母亲侍弄的那棵繁茂的大花椒
树。

大姐说，这就是很多年前母亲给的
花椒树苗，但是它一直未能长大。 由于
花椒树不耐低温 ，在严寒的东北 ，花椒
树很难养活，冬天放在室外就算盖上棉
被 、稻草 ，也一样被冻死 ；春天里 ，只有
靠着未死的老根萌发的新苗延续新生
命。

在东北，能把花椒树养大是一个奇
迹。我家那棵花椒树，是母亲从山东老家
带回来的小苗。每到春天，母亲把它搬到
院落里，到了冬天再搬回屋里。在母亲精
心的照料下，花椒树竟然奇迹般长大了，
一直长到三米高，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花椒树一直陪伴着母亲， 直到母亲去世
的那年冬天被冻死了。

花椒树没有婆娑的身姿， 没有艳丽
的花朵，更没有飘香的果实。一把花椒也
不值几块钱，它不过是生活中的配角，做
菜时有它也行，没它也可，没有人把它当
回事，更没有人愿意费尽心思侍弄它。花
椒树的配角色彩，像极了母亲的一生。当
时，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还残
存着，母亲一直甘当一个家庭的配角。父
亲是一个家的重要劳动力， 而母亲只能
做些家务。由于家务繁杂，导致母亲经常
丢三落四， 放下的物件， 转身就找不到
了。 炒菜不是忘了放盐，就是放重了，把
父亲气得直吼。有一次饭做好了，母亲去
菜园摘黄瓜准备回来拌菜吃午饭， 到了
菜园看到鸡刨地， 打鸡撵狗之后随手拿
起镐，开始整理鸡刨乱的菜地，让一家人
等了许久也没有吃上饭。

母亲的粗心， 经常成为父亲揶揄的
话柄；而母亲的倔强，总是成为家庭战争
的导火索。 母亲坚持不让孩子们辍学回
家帮忙种地，让我们家生活越来越艰难；

母亲每年不断孵小鸡， 饲养的鸡越来越
多，粮食年年不够吃；母亲爱花如命，园
边地头、窗台屋角挤满了花，侍弄花草常
常耽误了做饭……家里总是矛盾不断，
父母几乎天天争吵。面对争吵，母亲常常
选择忍气吞声，却内心坚定。在那个愚昧
的偏僻乡下， 配角母亲在生活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母亲省吃俭用，历尽艰辛抚养
了六个孩子长大成人。 我们家除了三姐
意外辍学， 其他五个孩子全都上了高中
或中专，这在连吃饱饭都困难的年代，无
疑也是一个奇迹。

自从我走上写作道路， 写过无数怀
念、记录和赞美母亲的文字。 有人问，你
为什么很少写父亲？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原因，不由得思考起这个问题。前些天在
《世说新语》中读到一个小故事：东晋名
士谢安问主簿陆退： 张凭为什么只写了
悼念母亲的诔文，不写悼念父亲的？陆退
回答道：“丈夫之德， 表于事行； 妇人之
美，非诔不显。 ”意思就是说，男子的美德
可以从他们的事迹中表现出来， 而女子
的美德只能借助诔文来传扬。 我顿时豁
然开朗了。过去的女人一生都是配角，乡
邻间甚至都没人知道她们的姓名。 过去
的那个年代， 母亲一生都在公婆的强势
下委曲求全，操劳家务，伺候父亲，抚养
孩子。是我的母亲影响着我的一生，伟大
的母爱让我终生难忘。

看着大姐家角落里干枯的花椒树，
我思绪万千。花椒树和母亲一样，都曾是
我们家的配角， 花椒树这个配角默默地
陪伴了母亲几十年， 早已成了母亲生命
的一部分。 母亲就像花圃里陪衬鲜花的
绿叶，就像浩瀚夜空烘托明月的繁星，然
而她却把配角的人生发挥到了极致，成
了这个家最坚强的支柱， 给了儿女最伟
大的爱。

做配角的母亲， 就像阳光一般无怨
无悔地普照大地。 时光深处，母爱无声，
不求回报，代代相传。

枇杷青黄等伊人
王 晓

“纷纷红紫已成尘， 布谷声中夏令
新。 ” 我在大院枇杷果由青变黄的过程
中，感受夏天由浅入深。

大院，机关办公大院，大家习惯这么
叫。 楼还是老苏式，纵使城市不断扩建，
高楼林立，这大院一直这么古朴幽静。庭
院里树木简洁端庄，几株枇杷高大蓬勃，
一天至少四次从枇杷树旁经过。

冬天开花，不起眼，白中夹黄。 清明
前后能看到鼓起青青的果子，蚕豆大，牛
眼大，乒乓球大，慢慢长，四五个团在一
起。 清明要明谷雨要雨，到了谷雨前后，
有了雨水的滋润，枝头果子日渐饱满。转
眼立夏，果子明黄浅黄，小满来临，那果
子就成橙黄色，诱人了。

我实在忍不住了， 会瞄准低垂的够
得着的枝桠上大个的枇杷果够下来，常
常靠近细看，早有果子摘过的痕，有人先
下手为强了。那些和我一样的馋猫，应该
来握个爪爪，为我们共有一颗凡心。好奇
怪，只见枇杷少，从来没见够果子的人。

大院有几棵这样高大的枇杷树，每
年结的果子数量惊人， 低处的大都被大
家这样尝掉了，高处的需要工具，还不能
工作日采摘，形象不佳，那是留给保安、
保洁师傅们的专利，没有谁这么分配，自
然而然的。

这样的树真好，既美化环境，一年绿
到头还产出丰富， 夏令应季水果， 自然
熟，比街头卖的好吃多了。大院是铁打的
营盘，行走其间的人都是流水的兵。有得
意就有失意，有落花就有流水，有芜杂就
有清澈。这几棵枇杷树，在许多人心里留
下倒影， 纵是主动或者被动忘记许多事
许多人，也一定记得大院枇杷的味道。

在心里装着一棵散发果香的树，不
难。 每天靠近它，闻闻味道，适意。

最喜欢这个时节的枇杷树。 黄果累
累，在绿叶缝隙里招摇，如一闪一闪的小
星星，晃人的眼。绿叶更甚，较之冬天，此
时的枇杷叶肥厚青碧， 这两天强对流空
气导致的强降雨让它们饮得酣畅， 油绿
可鉴。果子也如发酵般大了起来。大树如
母，坐等果与枝的小别离，那份安详、满
足，让人欢欣。 果核回归大地，以新幼姿
态和大树母亲重聚。 两棵枇杷树下有不
少新生的小树苗， 有人们吃的果随手扔
下的核。也有鸟啄下的，这里的鸟是幸福
的，最高枝最甜的果，人们还没来得及动
手，就被它们尝鲜了。

枇杷树的小树苗， 还被人们带到远
方去栽种。 我乡下老家屋前屋后栽下的
枇杷树，就是这几棵大树的子孙。它们树
形美，果子大，味甜美，多栽几棵又何妨？
当初笔杆高的小苗，三四年下来，也快到
屋檐了。 等孩子们长大，树冠大如伞，满
树繁果不是梦。

每搬一次家， 我的屋旁总有一两株
枇杷树。 成家后第一个住处———长江边
的寓所前，两棵枇杷树也高大惊人，果子
小一些，味道更甜，本地品种。 十多年不
在那里住，有一回有人要租房子，先生陪
我回去处理。 一开门，他连连惊叹：这两
棵枇杷树长这么高啦！多好的树呀，坐在
树下，喝喝茶，读读书，肯定舒坦。

那两株他不经意的树， 终于让他致
敬，喜爱，由衷赞美。 我这个栽树人自豪
得很。

一年又一年， 枇杷青又黄， 它在等
谁？

傻 兄 弟
袁作军

朱集丁村的丁易、丁尔、丁山，父辈
皆已作古。 他们是堂兄弟，关系甚铁，
年纪均在三十岁上下。 丁易是情场高
手，去广东打工几年就抱得美人归，回
家从事龙虾养殖，收入颇丰；丁尔有小
钱博大钱的本领， 常年开着手扶拖拉
机，走村串乡做各种农产品生意，腰包
也不容小觑。 刚刚虚岁三十的老幺丁
山就有点……他苦守着老家的三十亩
农田，穷不死，也富不了，是兄弟几个中
最不会来事的“一根筋”。

某日， 丁易和丁山两人的老婆，被
邻村的二流子袁二狗忽悠着去县城买
减价商品。 这一走，两个女人就再没回
来。 袁二狗也玩起了人间蒸发。 警察一
查，说两个女人疑似被拐卖了，不抓住
袁二狗，一时间还找不到别的线索。

丁易闻讯，悲伤失望，整天喝得烂
醉如泥，哭号着说不想活了。 有一天他
从自家三楼跳了下来，幸好跌落在楼下
的柴草堆上，只摔断了双腿。

丁山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又劝丁
易说：“哥，你傻呀？ 你摔死了嫂子就能
回来？ 家里两个孩子咋办？ ”

丁易怨恨地哭道：“你不傻！老婆弄
丢了，还像没事人一样！ ”

丁山说：“我，我要好好活着，养大
我的女儿。 ”

丁尔嗅觉灵敏，听说县城郊区的幸
福楼盘，预交定金十万，一万抵两万，三
十万的房子，实付二十万就到手，一年
后交房……他极力怂恿丁山一起买进，
过几年再一转手，少不得稳赚百十万！

兄长的话，丁山深信不疑，他取出
积蓄十万元， 跟丁尔到县城交了首付，
只等再交十万，就可以坐收渔利了。 谁
知道，房地产行情风云突变，幸福小区
楼盘烂尾了。

丁尔和大批受骗者上诉到法院。但
开发商是个滚刀肉老赖，法院也无可奈
何。 受骗者围堵开发商家。 开发商不急
不恼，悠然自得地说：“还不是你们自己
鬼迷心窍， 现在哪里二十万能买到房
子？ 你们得好好保护我的生命安全。 这
样，你们的钱可能、也许、好像、大概还
有一点点希望……”

气急了的丁尔怒骂道：“狗子的，老
子的钱不要了，就买你一条狗命！ ”说罢

掏出匕首，刺向开发商。要不是众人眼疾
手快地拉开，开发商就要“抢救无效”了。
最后，丁尔犯故意伤害罪，判刑入了狱。

丁山去看守所探监，说：“哥 ，你傻
呀？你杀了那个人，钱也要不回来，还得
坐牢。 嫂子和侄儿咋办呢？ ”

丁尔怒道：“就你聪明？十万块不是
废纸，那可是血汗钱哪！ ”

唉，两年之内，三兄弟美满的家庭
都残缺不全了。

丁易下肢几近残废，暂时要靠轮椅
走路，龙虾池经营不成了，想便宜脱手。
丁山说：“哥，卖了龙虾池，你和侄儿就
没有生活来源了。这样吧，池子不卖，你
指挥，我帮你投喂饲料。 收入归你。 ”

村邻背后嘀咕说：“山儿， 说你傻，
还真的没冤枉你。你劳神费力帮他喂龙
虾，收入全部归他，你图个什么？ ”

丁山说：“我就图我哥家不能倒灶
啊。 ”

丁尔坐牢之后， 二嫂哭哭啼啼，准
备离家出走。 丁山极力劝阻说：“二嫂，
你走了，两个侄儿就成为孤儿了。 没妈
的孩子像根草啊，你就不心疼？ ……有

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应对。 ”二嫂会做
农产品生意，但不会开手扶拖拉机。 丁
山就托人把手扶拖拉机卖了，换回一台
相对平稳的电动三轮车， 留住了二嫂。
农产品都是笨重货物，买回来搬上搬下
的事，丁山全包了。

村邻们摇头叹息说：“山儿啊，叫人
说你什么好？你做的尽是些吃亏不讨好
的买卖哟。 ”

丁山说：“只要能留住我二嫂，两个
侄儿就是有妈的孩子。 这笔买卖，一点
也不亏！ ”

几年后，丁易、丁山的老婆被警察
从边远山区解救回来了，丁尔因减刑提
前释放，丁易的腿伤也基本治愈。另外，
法院还帮丁尔、丁山追回了被骗的房款
及利息。

四喜临门，丁氏兄弟三家人团聚在
一起，百感交集，气氛热烈。 团圆宴席
上，丁易、丁尔忽然双双给丁山跪下了，
异口同声泣道：“老三，真的谢谢你！ ”

丁山扶起两位兄长，呵呵直笑。 他
那开心的样子，还真像是个未谙世事的
傻子。

村里“闲人”
北 雁

山巅白杨林的一块农田旁，二叔蹲在一棵倒下的又粗又大的枯柳
上，面黄肌瘦，两眼无神，痴痴地静望着山的那一边，像是在思考什么。

他的嘴巴，吧嗒吧嗒地抽一支自制的老旱烟。
猛抽一口，咳嗽好几声。 吐出的烟圈，在山草丛中慢慢移动，升腾

而起，最后与天空的白云融为一体。
我慢慢走近，许久后他才发现我，抬头看了又看，才微微一笑，说：

“你回来了……”我还未张开嘴巴回答，他又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 ”
我愣了半会 ， 生怕他责怪我说话吞吞吐吐 ， 急忙回答 ：“哦 ，

明———天！ ”
二叔听后，长长地叹了口气，轻声说：“也是。 你们平时太忙，回个

家很不容易，就我这快进黄土的人，终于彻底闲下来了……”
二叔忙了一辈子，现在却说自己“闲”。 我呢，似乎很忙，但又在忙

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也坐在枯柳上，想和他聊几句。 二叔又猛抽一口烟，深深咳嗽

了好几声。
抽完最后一口，二叔掐灭烟头，很耐心地劝说起来：“‘吃’完烟

后，一定要记得掐灭烟头，天气干燥，满山枯草，一个烟头可以烧一座
山、毁一片林……”说着，他又突然问了一句，“你抽烟不？ ”

我摇了摇头，二叔咳嗽一声，笑了一下，说：“不抽最好，不下贱！ ”
聊了几句，二叔撑了一下锄杠才慢慢站起来，起身后一步一步走

了。 我想搀扶一下，他却说：“老了，站起来后就没事了……”
看着二叔走在山路上摇晃远去的背影，我心里突然一阵心酸。 这

辈子，二叔终于不那么忙了。 等他真的闲了，成了村里人人知道的“闲
人”，一辈子也就快要划上句号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转眼又是好些年，再回故
乡，二叔早已魂归黄土。 一个人走在山路上，一阵冷风吹过，我仿佛听
见一阵熟悉的咳嗽声，转身一望，村里的一整条路空空的。

大了三倍的馒头
苗君甫

那天傍晚，老公让我和他一起出去聚餐时，我正在和面，准备蒸
馒头。

我说：“面都和好了，等面发了我就该蒸馒头了，你自己去吧。 ”我
又担心他叫代驾不安全，我还是和他一起去了，喝了点酒的他，有点
晕。 我开车带他回来，进门就想着赶紧让他去卧室睡觉，没想到他坚
持要进厨房蒸馒头。 拗不过他，我只好站在一边，看着他一系列疑似
“晕晕乎乎”的操作。

因为他很少做馒头，没有经验，比我平时做的馒头大了三倍，不
仅不精致而且也“毫无章法”，别说做什么花型了，连基本的揉面过程
都被省略了，不过面已经发好了，揉不揉也不影响馒头口感，我就没
有特意提醒他。

他搞定一切后，回头看我一眼，冲我大手一挥说：“你去睡吧，我
定好闹钟坐沙发上等着，馒头熟了我就去睡。 ”看他离开厨房，我火速
收拾了他留下的“案发现场”……等我从厨房忙完出来，他已经靠在
沙发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俩孩子看着餐桌上硕大无比的馒头，疑惑地问：“妈
妈，这不是你做的吧？”我笑着说：“嗯，这是爸爸的手艺。”老公一脸震
惊：“你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蒸馒头了？”我说：“昨天晚上，你吃完饭回
来蒸的。 ”他明显回想不起来，完全不记得昨天曾经进厨房蒸馒头的
事情，但看馒头的形状，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仔细看看，其实这大了
三倍的馒头，还挺有爱的。 ”

是啊，这大了三倍的馒头，确实挺有爱的，因为它们提醒着我被
小事感动的瞬间，也提醒着我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小幸福。

很年轻的时候，总幻想着爱情是类似“身披金甲圣衣，脚踩七色
祥云” 的大阵仗， 就像电影里说的那样，“我的心上人是一个盖世英
雄，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场合来娶我”。 结婚 16 年的我们，早已经把
这样的大阵仗抛到了脑后，我们的爱情是“左手握着时光，右手拂过
流年”的小细节，就像我们 16 年的日子一样，“我的另一半是一个平
凡之人，会在每个细水长流的日子里疼我。 ”

16 年来，那些被小事感动的小细节、被生活滋养的小幸福、被日
子点亮的小温暖，一一闪过：

是他吃饭时，替我剥虾壳，自然地把剥好的虾放在我的盘子里；
是他精心挑选草莓给我做的草莓酱， 因为他说买的草莓酱添加

剂太多；
是他早起给我做的无明矾的脆皮大油条， 因为我说早上想吃豆

浆和油条；
是他摆上餐桌的丰盛饭菜，因为我说我喜欢在家里吃饭；
是他饭后争抢着洗碗，因为他说女人的手不能皴裂……
这曾经是年轻的我非常“看不起”的爱情，觉得土得掉渣、无趣得

不像话，如果不能轰轰烈烈，我宁愿一辈子单身，也不要平淡的爱情，
更不要走进乏味的婚姻。

但现在的我明白了，我的爱情小了 N 倍，不再附加那么多要求，
也不再在意那些所谓的阵仗，但这份小了 N 倍的爱情和大了 3 倍的
馒头一样“了不起”：“了不起”在细致入微的妥帖和细水长流的陪伴，
“了不起”在鸡毛蒜皮里的心有灵犀和凡俗生活中的相濡以沫！

棋 事
李拴伍

门卫老张摆了个象棋摊，聚人气。 春夏
秋冬，天天有人对弈，杀得难舍难分，小小
棋盘，深奥玄妙，寥寥几子，处处暗藏机关。
棋摊上有两个常客， 一个是王君， 一般职
员；另一个是李四，科室主任。 李四下棋多
自保，王君下棋多主杀。

那天，王君来晚了，李四已杀上了阵 ，
王君就站在李四身后观战。 李四走一步棋，
王君心里就急，一急嘴里就嘟囔。 首局，李
四被对方团队杀败。

王君：“按我说的能输了？ 真是臭手！ ”
李四：“看把你能的， 我爱怎么走就怎

么走。 ”
王君：“那你就回家跟你媳妇单练去 ，

这里人多。 ”
又开战了，厮杀声几米外都听得清楚。
王君：“走马，走马。 ”
李四：“别乱搅，走马要到猴年马月，出

车。 ”李四没按王君棋招走，结果出了车，便
丢了一个炮。

王君：“能得很！ 能得很！ 下棋要走一步
看两步，你也太低级了吧？ ”王君口里说着，
心也急了， 直接把手伸向棋盘就要抓棋子
走，被李四用胳膊拨到了一边。

李四沉下脸说：“去，去，去，是我下，还
是你下，就你能。 ”

门卫老张喊话 ：“观者少动 ， 观者少
动。 ”大家都没在意，个个凝神定思。 双方团
队继续杀着。

王君一看丢了面子， 在李四肩头上推
了一把，不想用力过猛，一下子让李四扑到
了棋盘子上， 李四不但拨乱了正在走的棋
局，头还碰到了对方的头上，不等众人反应
过来怎么回事，李四转身就是一拳，正好打
在王君的鼻子上，鼻血流了下来。 两人扭打
在一起，众棋友紧挡慢阻，李四脸上一块皮
也没了。

棋摊乱了，门卫老张又喊了：“都是吃饱
了撑得。 ”两人一阵对骂，众人也不欢而散。

第二天， 李四与老婆急着飞往厦门给
儿子定亲。 飞机上，李四不停地叹息：“咋弄

这事！ ”对自己挂彩懊恼不已，真是祸不单
行，儿子的婚事没定成。 第三天，李四与老
婆便返回了。 第四天，李四脸上顶着疤上了
班。 有同事问李四：“老夫老妻了， 还这样
闹。 ”还有的说：“儿媳妇没定成，走路撞墙
上了。 ”李四气哄哄地说：“倒霉，真是倒霉，
白天见鬼了。 ”再不多言。

一周后， 门卫老张见了李四说：“你下
手真狠，王君都住院了。 ”

李四当时气得脸铁青， 骂道：“狗日的
王君还来这一套， 真是墙缝蝎子蛰人不显
身。 我就打了一拳，有这么严重吗？ ”原来，
王君也没当回事， 回家后给老婆说是自己
不对， 嘴贱手贱， 想找个机会给李四道个
歉。 谁知，儿子硬是把王君带到医院看病，
医生一检查，鼻骨骨折。 王君住院了。

那天， 王君的儿子将李四堵在了办公

室辩论，双方各执一词，都说都有理，互不
相让。 最后，王君的儿子说：“如果你不承担
我父亲的住院费，就上告。 ”李四也没客气，
说：“就这么大一点事，要告你告去。 ”

三天后，李四得知县上要提拔一批副
科级领导 ，自己在推荐人选之列 ，这下李
四慌了 ，急急找人给王君带话 ，让王君儿
子不要告了 ，一切都好说 。 王君答应李四
要求 ，但要李四赔偿医药费 、护理费 、住
院费和精神损失费共计人民币 ： 一万五
千六百元。

事情因下棋而起， 李四找到门卫老张
出面调解， 最后是李四赔偿王君八千八百
元了了事。 和解后，两人都叮咛门卫老张，
此事丢人，不宜外传。

二周后，李四被正式任命为副科长。
那天， 李四对门卫老张说：“早知道我

副科长提拔那么顺利， 给王君少赔点又能
怎样？ ”又过一天，王君对门卫老张说：“早
知道李四要提拔为副科长， 让李四多赔点
又有何妨？ ”

门卫老张被李四王君说得不知如何回
答，心里狠狠地骂道：“还吃国家饭呢？ 真
是……”

童 心 坐 标
樱 枫

同事因公出差，将娅娅托我照看，恰逢双
休，我一人在家，别无它事，便满口应承下来。

娅娅十岁， 读小学四年级， 在校成绩优
良，年年得“五好”，在家被视若掌上明珠，捧
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口里怕化了。 应该说娅娅
属娇生惯养那一类。 然而娅娅不，她除了聪明
活泼、能歌善舞、有些小调皮外，并无恶习。 相
反，她很节俭。

有一次，娅娅早上上学买了两个馒头，吃
了一个半，还剩半个，娅娅便用纸包好，放在
口袋里。 中午放学回家，有客人在座，菜已经
上桌了，娅娅妈让她为客人添饭，娅娅听了，
把饭添好端至客人和家人手中， 自己拿出半
截冷馒头就啃，因为是冬天，馒头自然冷硬如
铁。 娅娅妈看见，伸手就夺了下来，要往垃圾
桶里扔。

客人中，有一个知道娅娅脾气的，便笑着
说：“娅娅，你妈浪费粮食哩！ ”娅娅便扳过妈
妈的手，夺回了半截馒头，边往嘴里塞，边嘟
哝着说：“是的，你这不是浪费粮食吗？ ”娅娅
妈笑着说：“丫头啊， 这冷的天， 吃了要生病
的。 ”娅娅听了，不情愿地把馒头放下，附着妈
妈的耳朵说：“妈妈，您晚上给我蒸热了吃，行
吗？ ”客人见状，一个个竖起了大拇指。

这件事后， 认识娅娅的人都说娅娅是个
懂事的女孩。 这不，娅娅跟了我整整一下午，

我看书，她做作业；我看电视节目，她画画，对
我没半点干扰。 傍晚时分， 肚子开始闹意见
了，我一人在家懒得弄饭的，便带上娅娅上了
“露天摊档”。 坐下来，叫了两菜一汤，一瓶啤
酒，给娅娅上了碗米饭，一根火腿肠，便自斟
自饮了起来。 娅娅看了看我，说：“叔叔，这火
腿肠好吃，我把它留到饭后吃，好不好？ ”我随
意点了点头。

我依然喝着我的啤酒， 娅娅依然吃着她
的饭，桌上所剩不多，娅娅碗已见底，打算吃
火腿肠了。 不料，一位银发婆婆来到桌边，嘴
里嗫嚅着什么，自然又是乞讨的。 半晌，银发
婆婆没有走开，娅娅瞅着我，说：“叔叔，怎么
不给钱啊？ ”我说：“娅娅，叔叔没钱了。 ”娅娅
疑惑地说：“没有钱还来吃饭？ ” 我说：“不是
啊，是叔叔没零钱了。 ”娅娅一听，撅起了小
嘴，皱起了眉头。 俄顷，眉宇舒展开来，拿起火
腿肠，递到了婆婆手中，说：“奶奶，您饿了吧，
给您火腿肠吃，好吗？ ”银发婆婆嘴角牵动了
一下，带着几分满足走了。 我看见，娅娅那张
稚气的脸上，露出了舒心的微笑。

我只知道童心无瑕，童心不可欺。 然而我
不知道，童心是如此令人肃然起敬，它有如可
以参照出是非曲直、真假方圆的三维坐标，在
泥沙俱下、 名利充斥的世俗空间里， 直来直
去，无穷延伸。

皮影戏 陈心明 摄

世间万象

心香一瓣


